
他们相恋八年，有一个五岁大的女儿，可是他们却还

没有结婚。他们可不是什么新新人类，所以这种行为绝对

和新新做法搭不上边。

那么就只剩下两种可能了。

是不想吗，还是根本就不愿意？假如有一方有了丝毫

这种抵触情绪的话，那么这个不管将来是爱情坟墓还是爱

情花园的婚姻，就势必是要结不成的。

很不幸，爱情在这个冰冷的冬天遭遇到了陷阱，那个

名叫姜东宇的他，对他和徐润姬之间势必要产生婚姻的这

一在别人看来理所应当的想法，由刚开始的不想变成了根

本不愿意。

这是个麻烦，这给八年的感情惹上了甩也甩不掉的麻



”⋯⋯在麦当劳吃下午饭的时

烦。那么事情就只能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勇往直前”

了，这真的很麻烦！比你预想中的还要麻烦！此刻千万不

要去猜测徐润姬这个女人是如何的品行不端，如何的张牙

舞爪，因为，那很可能是你今生做的最武断的一个猜测。

她是个好女人！这个“好”绝对千真万确，并且货真

价实！

虽然在今天这样一个既清晰又混沌的时代里，人们对

“好”的定义已经愈发模糊和勉强，甚至有时存在着很大

的争议，可是我想任谁都不会否定她的好，抹杀她的好。

这种好是可以赢得男人怜惜的叹息和女人同情的眼泪

的，当然那个男人就另当别论了。

虽然这种好不见得能惊天地、泣鬼神，可是涂抹于她

的身上，是会使她像一株洁净的莲花般绽放在冰天雪地

中，美丽中难掩凄冷，可是谁又能说凄冷不是一种美呢？

还是让好从最初开始展现，让麻烦从萌芽开始酝酿吧！

“润姬，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吧！这个人啊，英俊潇

洒、个头很高、身材也很棒哦！最重要的是为人随和、开

朗，很有男人味儿的！怎么样啊？

“大家见个面聊聊嘛

候，仁珠就在润姬的耳边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

说起来，仁珠可不是个急躁的人，更没有什么当红娘

的远大理想，可是自从她认识润姬以来，给润姬介绍男朋

友似乎已经成了她的必修课了！

没办法，要知道像润姬这样的好女孩儿将来绝对是贤

妻良母的典范，而这种典范型的人才现在可是像恐龙一样



”她像是对仁珠说，更像是对自己说。

少了。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坚定信念，她颇有股不达目

的誓不罢休的劲头儿！

温柔善良的润姬实在没有理由得不到幸福，那么那个

有幸娶到她的男人更是幸福得没边了

坐在一旁的润姬完全没有被仁珠嘴里的那些不知是真

是假、但听起来绝对诱人的形容词弄得七晕八素、兴奋异

常，也没有被仁珠的罗嗦、唠叨弄得烦躁不已，只是静静

地听着，清秀素净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她的脸蛋很柔

弱，皮肤白得像奶油雪糕，当她因仁珠生动的语言而睫毛

轻扬的时候，会看到她还有一双温柔多情的眼眸，眼珠像

两粒浸在水里的黑葡萄。

沉静如水、温柔如风想必说的就是这种女人了！

一顿简单的快餐伴着诸多也并不复杂的感叹句、疑问

句终于结束了。

从温暖的快餐店出来，寒气一下子将人全身笼罩住。

润姬拉了拉衣服的领子，淡淡地说：“今年冬天好像

格外冷

润姬穿的套装是黑色的，样式也很简单，这让她显得

格外端庄大方，可是也显得格外保守。如此的装扮是与她

担任总裁秘书这一职位分不开的。另一方面，衣如其人，

温柔善良的女人也多是保守的女人，这话不知是谁说的，

可是却不无道理。

走在回公司的路上，仁珠仍在锲而不舍、饶有兴味地

继续着同一个话题，看架势，仿佛如果没有结果就永远写

着“未完待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仁珠的口才已经

虽然润姬的一言不发已经足够明明白白地表现出她对

此的态度和兴趣，可是这并不有损于仁珠的热情。

“你知道吗？他自己有一套很大的房子，是留着结婚

用的。而且他的工作非常不错，是做律师的，能说会道，

还很幽默呢！这种男人中的精品哪个女孩不喜欢！你这么

温柔贤淑，他又这么优秀出色，我看你们是最相配的！就

见一面嘛，又不是要你们马上结婚，可以先相处看看啊。”

“只有傻瓜才会放弃这么好的男人

练得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好了，如果她碰到的不是润姬，相

信她做红娘的业绩肯定无人能及。

听着仁珠如此大力地夸着这个几乎没什么缺点却没有

听清叫什么的男人，润姬终于不禁好笑地问仁珠：“这个

男人这么好，你怎么不自己留着啊？”

“啊
”

”这一句话问得仁珠大大地吃了一惊，连忙说

“那怎么行，哪有妹妹喜欢自己亲哥哥的

“噢，天啊 ”润姬差一点儿晕掉，哪有人这么夸自己

哥哥的，而且，这已经是仁珠这个月向她推销的第三个哥

哥了，真不知道还会不会有第四个哥哥、第五个哥哥，乃

至更多的哥哥。

想着想着，润姬都开始有些怕了。

一直到了公司的大门口，仁珠还在那儿不依不饶地问

着：“怎么样嘛，见个面吧，如果你不喜欢他就算了，不

用因为我们的关系而有负担，好不好嘛？”

润姬被她磨得实在没有办法了，觉得有必要把自己有

男朋友的事告诉仁珠，否则她真的会这么无休止地磨下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去。

虽然这件事在公司还是个秘密，可是她仍旧打算告诉

仁珠，而且她会省去最主要的部分。

”润姬几乎是带着骄傲宣布的。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四岁大的非常可爱的女儿，润姬在心里

说。

提起这个，润姬的脸上漾起幸福的喜悦，仁珠甚至能

看到她开心的脸上有无数红红的亮点，那亮点密集地聚集

在从额头一直到鼻尖的地方。

“啊 ”仁珠的嘴张得好大，恰好容得下一个鸡蛋。

心中更是有着说不出的震惊和失望，没有福气的大哥、二

哥、三哥呀，多么贤惠的润姬啊，仁珠在心里不断地哀

叹。

不过没多大一会儿，好奇的因子就在仁珠的心里迅速

地生根发芽，“你们要结婚了？”

“那当然。”润姬带着恋爱中的女人特有的表情幸福地

说。

是的，结婚，那将是他们最终的幸福归属。

对此，润姬一直深信不疑。

可是，几乎是同时，一股淡淡的失落感缠绕住她的

心。

他总想把家庭建立在事业的基础上，可是对她来说，

只要两个人幸福地结合了，其他一切都无所谓，真的无所

谓！

结婚，成了润姬对幸福最热切、最直接、最美好的神



地问。

往！

女人，往往喜欢把感情婚姻化、理想化；

而男人，则更喜欢把感情自由化、现实化，甚至是

利益化。

“你们相处多久了？”仁珠的好奇心仍旧处于饥饿状

态。

”

润姬的嘴角绽开一朵微笑，她总喜欢用这样的笑来表

达自己的心绪，“很久

“想不想和我哥哥换一下？”仁珠狡

无可润姬美好的微笑中因这样的建议平添了一丝

奈何。

“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马上 ”润姬的回答也是马上的，虽然心里总有一种

摆脱不了的虚空的感觉，可是她坚信，没错，是坚信，只

要结了婚，再虚空的感觉也会被填充得结结实实。

此刻，她们已经步入了公司的大门，许多吃完了下午

饭的同事三三两两地聚到了电梯前。仁珠似乎还有很多问

题要问，润姬示意她所处的场合，仁珠硬是生生地把刚要

脱口而出的话憋了回去。两人随人流走进了电梯。

的最顶层 总裁办公室。

只一会儿，润姬就来到了自己的工作地点，公司大楼



”裴室长说完了这句话，踏出了办公室的

”刚推开门，润姬就有礼貌地向同在总裁“裴室长好

秘书室工作的裴室长问好。他是一位和善的中年男人，对

润姬一直很照顾。

裴室长一边穿着风衣一边和润姬说：“会长回来了。”

“会长还没下班啊？里面有客人，要我准备茶吗？”润

姬连忙问道，她对自己的工作一直很认真负责，所以深得

会长本人和同事的信任。

“会长说不用准备茶了，是和区锡栋的夫人说话呢，

好像在谈家里的事，电话和客人一律不接的。”

裴室长已经穿好了风衣，并拿起了自己的公文包，今

天是星期五，他答应妻子会早点儿回家的。

“那星期二再见吧 ”润姬和裴室长道别。

“星期二？哦，对，星期一是你的月休，那么在家好

好休息休息吧

门。

星期六，也就是明天，润姬已经盼望好几天了，并不

仅仅因为是休息日，更重要的是她们一家三口团聚的日

子。

真想他啊！虽然同在一家公司，可是却没有见面的机

会，而且，他们并不住在一起。

他是不是也同样地想我呢？

润姬还来不及去想太多，电话铃就响了起来。

是会长，他要润姬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

在会长装饰考究的办公室里，此时正进行着一场家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永国，可是，可是即

的谈判。说是谈判毫不为过，因为双方都坚持自己的意

愿，不肯妥协，气氛一时僵住了。

会长坐在主位上，表情严肃，目前的问题让他感到很

棘手，比公司的许多麻烦事更让他觉得棘手。

自从哥哥不久前去世后，他就接替了会长这一劳心劳

力的职位。

虽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虽然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

虽然他也很想去过钓钓鱼之类的清闲生活，虽然理所应当

接替职位的更应该是哥哥的儿子

使有这么多的虽然，他却还是要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劳心劳

力下去，直到永国能独立撑起一片天，当然，前提是如果

他愿意撑起这片天的话。

总之，他不能让哥哥辛辛苦苦打下来的鲁氏企业就这

么毁了。

永国，已经是一个巨大的麻烦了，现在，这个如他哥

哥般独来独行的妹妹永珠，又突如其来地给他制造了一个

更麻烦的麻烦。

他，作为这个家最有发言权的长辈，必须对这些孩子

们的幸福负责。

永珠坐在叔叔右手边的沙发上，与自己的母亲相对，

这就像他们平时的关系一样，总是对立的。

永珠长得很漂亮，那种漂亮带着张扬，带着艳丽，恰

好烘托出了她热烈如火的个性。

她有一头浓密的好头发，她却故意将它们染黄，烫成

了许多的卷。



她要结婚了。

皮肤白而红润，深眼窝，眼睫毛在睫毛膏的修饰下更

长、更翘、更立体，高鼻梁，会说话的大眼睛，很有肉感

的嘴唇上，徐着颜色很艳的名牌口红。

如果说润姬是清秀素净、高雅圣洁的古典美女，那么

永珠就一定是浓妆艳抹的时尚女郎了

她的性感是于直率中显露出来的。

永珠今天之所以这么兴师动众地把二位老人叫到一

起，就是要告诉他们

如她所料，叔叔和母亲在被她出人意料的言语震惊过

后，肯定是会大力反对的，不过那又怎样，她早已下定了

决心，能得到他们的首肯固然好，可是即使他们不同意，

她这个婚也是结定了的。

一想到东宇，那个傲慢得如皇太子一样的男人，永珠

就热血沸腾。

她太爱他了，那种爱的感觉仿佛能将她燃烧殆尽。

她不怕爱得热烈，只怕爱得不够精彩。

在认识东宇以前，永珠和不少的男人有过或深或浅的

交往，这中间也不排除有性的接触，可是她只把那些当成

排解寂寞的男女游戏，把那些垂涎他们家的财产、对她必

恭必敬的男人看成玩物，是的，玩物，扔掉后绝不会心疼

的玩物。

可是当永珠在酒会上见到东宇的那一刻，她就无可救

药地爱上了他，是那种肉体和灵魂相融合的死去活来的

爱。

她觉得自己拥有他是一生的幸运和命运的赐福。



个残酷的事实

身材也没

所以，爱他足以让永珠不顾一切了。

永珠的母亲，这个被称为区锡栋夫人的女人冷冷地、

不发一言地坐在沙发上。

那是她一个星期去两次美容院的结果

她的儿女都已经到了婚嫁的年龄，她的岁数肯定不会

小于半百了，可是她保养得很好，皮肤仍旧可以用光滑来

形容

有同龄人的臃肿、肥胖，依旧丰盈、和谐而匀称。

这一切使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一些，可是从眼角那

浅显的皱纹可以看出，再漂亮的女人也经不起时间的打

磨 。

她的穿着更是高雅、大方，典型的贵夫人的装扮，一

举一动也很有贵夫人的风范，可是，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一

她是个情妇，给人当了一辈子的情妇，

直到男人去世了，她也没有摆脱情妇的厄运。虽然她为他

生了三个孩子，而那个名正言顺女人却没有为他生下一男

半女。

虽然为了当上名正言顺的夫人，她努力了那么多年，

可是到头来，她去只能是区锡栋夫人。

多么有嘲讽性的一个名字啊。

所以，就因为以上的种种，她觉得自己有资格有权利

去慨叹、去抱怨、去悲悯，而她忘了另一个女人承受的痛

苦比她还要深，忘了道德上自己的劣势。

如今儿女们大了，她又开始操心了。叛逆的儿子一想

起来气就不打一处来，不提也罢；同样叛逆的大女儿现在

突然又来了这么一桩。她怀疑每一个想走进他们家庭的



我还是要考虑一下，了解清楚以后再说。”

人，因为那很可能是冲着钱财来的。

现在女儿宣布的那个结婚对象，她是一千个、一万个

不满意，单凭他在鲁氏企业工作就足以说明他居心不良，

所以还没见到人，永珠的母亲就已经打定了主意要对这场

婚姻反对到底。办公室里出现了不平静的沉默。

短暂的沉默让永珠心烦，“你们是困了吗？那么干嘛

这么无精打采的？”直率是她的个性，她从不会让话兜着

圈子从嘴里吐出来。

”

永珠转向叔叔，她知道这个突破口远比母亲的那个容

易攻破，“我现在想结婚，叔叔，哦，不，我是要结婚

永珠再次声明。

“我想

叔叔做事一向很周全，他了解永珠的个性，但这已经是他

做的最大的让步了。

永珠性子很急，她恨不能立刻就能和东宇结婚，听到

叔叔这么说，她马上回应：“没有必要再去了解他了⋯⋯”
”“不要在大人说话的时候插嘴，我嘱咐过你们

沉默了好一会儿的永珠母亲打断了永珠的话，她希望

孩子们的修养能让人一看便知来自于一个绝对显赫、非同

一般的家庭。

“对不起，我错了。”永珠像是应付，更带着一丝不耐

烦地说。

母亲所在意的那些虚华的东西在她的眼里根本不值一

提。她又转向叔叔，仿佛并不看中母亲的看法，“我不是

说过了吗，他是家里五个孩子中的老大，爸爸是农民，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叔叔

里一贫如洗，他靠奖学金念完了大学，服兵役，没什么

病。”

永珠一口气说完，这样的谈话真让人沮丧，她希望速

战速决，最好还能有一个让她稍微满意的结果。

“所以啊，永珠⋯⋯”叔叔缓缓地开了口，慢慢地起

身，走到办公室旁边，那里放着一盆花，他用手无意识地

侍弄着，这才接着未完的话，“问题是，他是我公司的职

员，我不满意。”

“你们是在公司纪念日上认识的，那他是在知道你身

份的基础上和你交往的，对吗？”叔叔终于说出了症结所

在 。

“是的，没错。”开口的却是永珠的母亲，她希望女儿

能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可是，这完全是徒劳的。

爱情是如何做到叫人盲目的？那是因为它在走向你时

用双手蒙住了你的双眼。

”永珠感到从未有过的落败。

“虽然那种为了生意上的利益而包办自己子女的婚事

是不太光彩的，不过像他那种想娶自己老板女儿的男人我

真的更讨厌。”叔叔坐回沙发上，同样直接地说出自己的

看法。

永珠这时又想解释些什么，可是叔叔接着的话打断了

她，“要是那个人有头脑的话，以他那种处境就不会想娶

公司老板的女儿。不想靠女方家发财的人才是正常的，对

他瞄准的一个方和你之间的差距太大了，你只不过是



”永珠有些激烈地说着，她不

对象罢了。”

永珠的母亲虽然一直未说话，这并不表明她的态度有

什么缓和，也许她的态度远比孩子叔叔的更为强硬。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永珠实在是忍不住了禁不住提高

声音道：“叔叔您的想法怎么和妈妈一模一样呢？这一点

您就不用担心了，是我选择的他，也是我做的决定！是我

先说喜欢他的，而且那个人傲慢得像个皇太子，他要是有

什么企图的话，我也不会喜欢他的。”

“我不是个傻子，叔叔

知道该怎么说才能打消他们心中那在她看来近乎荒谬的想

法。

“你们交往多久了？”叔叔问。

“已经三个月零两周了。”

永珠一直认为时间对爱情根本构不成任何问题，有情

人只需一眼就足以让他们爱到天崩地裂、海枯石烂了，就

像她和东宇。

她迫不及待地想和他永远地厮守在一起，这个念头让

她想得心都有些疼了。

”叔叔不得不承认。“这太仓促了

“还有比我们更快的人呢。”永珠完全不以为然。

“他在哪个部门？”叔叔按响了秘书室的电话。

“美洲出口部营业科。”

“叫什么名字？”

“姜东宇。”



惠林。

这时，润姬推门走了进来。

她向面对自己而坐的永珠礼貌地点点头，然后转向会

长：“会长，请问有什么事？”

“人事科现在还有人吗？”

“有。”

“去把美洲出口部营业科叫姜东宇的人事卡拿过来。”

东宇，会长要东宇的人事卡做什么？是好事还是坏事？

润姬的心因会长的一句吩咐变得七上八下，因为，她

一直以来都把她的全部身心、命运、幸福之类的大事和这

个叫姜东宇的男人紧紧地连在一起，她会因他的快乐而快

乐，因他的悲伤而悲伤。

润姬用整个生命，并拿出了八年的青春去爱这个男

人，还为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永

已经没有什么能动摇我们的感情了，不久我们就会结

婚的，润姬经常这么想，可是她万万不会想到，与此同

时，有一个女人也怀着同样热烈的想法，她就是

珠。

润姬心绪复杂地走出了会长办公室。

当她把东宇的人事卡交到会长手上的时候，她见到永

珠和她的母亲仍然坐在那里。润姬不明白，会长为什么要

在家里人面前做公事呢？带着疑问，她再次走出了办公

室。

“你想立刻见这个人吗？如果你想见他，就算他下了

班也能找到他。”叔叔对母亲说。

永珠满怀期待地望着母亲，她相信出色的东宇会让苛



“妈妈，妈妈

刻的母亲满意的，这也许是说服母亲最好的办法。

“可是⋯⋯不用了，我想先回去了。”

永珠的母亲已经在心里百分之百地认定这个叫姜东宇

男人是别有用心，那么见不见他就成了没有什么必要的事

了。

说着，她拎起精致的皮包，毫不迟疑地走了出去。

”永珠追了上去。

三个人的两场婚姻，听起来实在是麻烦极了，那么麻

烦发展到了及至结局究竟会怎样呢？谁也无法预测，因为

太多的时候，人们根本无法去掌握命运前行的方向。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两个女人中是注定要有一

个人做出牺牲的。每一个人，都在充满希冀地追逐自己的

幸福。

幸福是甜美的，幸福又是苦涩的；它是人生的获取，

但更是人生的历程。

润姬下班了，越接近家的方向，她的心情随步伐越加

地轻快起来。

润姬从小就失去了父母，身世很可怜，是姥姥和姨妈

辛辛苦苦把她养大的。

相较于其他的人，她可能是缺少了最珍贵的母爱和父



”润姬一进门就高兴地说，可

爱，但是她却也由此获得了姥姥和姨妈更多的怜惜。

。

现在，润姬、姥姥、姨妈、姨妈的女儿志淑，还有活

泼可爱的惠林生活在一起，虽然生活不是很富裕，可是简

单却仍然让他们得到了更多的快乐。假如再和东宇结了

婚，那么她就无所求

简单得甚至过于纯粹的幸福观。

可是，幸福不是果子，成熟了自己会落下来，更不会

老老实实地等你去摘。

通往幸福的路总是窄窄弯弯，润姬她能否一路走好？

在离家不远的街角水果店里，新到了一批新鲜的橘

子，黄澄澄的，很是喜人。

润姬想着惠林见到一定会高兴的，就买了一些，不多

不少，又是十个。

老板娘称秤的时候开着玩笑抱怨说：“什么时候能多

买些？”润姬没说话，只是笑了笑。

终于到了家，那是一间很普通的平房，屋子里的摆设

也绝对和讲究搭不上边儿，可是简单中透着平实，洁净中

透着温馨

这就是润姬的家了，她和姥姥、姨妈一直以来相依为

命的家了。

“惠林啊，妈妈回来了

是令她纳闷的是，今天小宝贝怎么没有像往常一样兴奋地

跑出来、扑到她的怀里撒娇呢？

“这孩子又哭又闹的，这才刚睡。”在厨房里干活儿的

姥姥对润姬说。



她什么

润姬推开厨房的门，问：“她为什么闹？”

“谁知道她想什么，无缘无故地哭，弄得我一天都很

累。”

平时都是姥姥照看惠林的，虽然惠林已经到了可以上

幼儿园的年龄，可是她到现在都没有上户口，因为，她的

爸爸和妈妈还没有结婚。

润姬马上就担心起来。“她感冒了吗？是不是发烧

了？”说着，就朝她和惠林的房间走去。

姥姥告诉她没事，还嘱咐润姬千万不要叫醒惠林，让

她多睡会儿

润姬的脚步还是没有丝毫的迟疑。

姥姥一个人在厨房里仍旧絮絮叨叨地对润姬说着什

么：“别看她是小孩子，想的多着呢，别人做的她也都想

做做，你不是有的时候也心情无缘无故地不好吗？

时候才能见到她爸爸？”

惠林今年四岁了，可是在她的小脑袋瓜里，爸爸是个

既熟悉又陌生的人。

东宇总是忙得要命，即使不忙，也很少到润姬的家里

来，和孩子在一块的时间简直少得可怜。所以，虽然他是

个爸爸，可是却没有当爸爸该有的责任感。

在东宇的大脑袋瓜里，惠林更多的时候是个累赘。

他的冷落多过于他的爱心和感情。

润姬爱怜地看着熟睡中的孩子，把手附上了惠林的额

头和小脸蛋。

突然，她变得惊慌起来，着急地叫着姥姥：“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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